
段奕宏当监制：我啥都没有，唯有“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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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我拿把带靠背

的椅子吧，这椅子没靠背

坐着难受。”工作人员说。

“那画面不好看了吧，

就这么着吧。”段奕宏说。

于是，他佝偻着背，谈了30

多分钟。就像一个哥们儿

坐在马路牙子上，跟另一

个哥们儿聊天。只是，手里

没有了一瓶“大绿棒子”。

“我啥都没有，资源、

人脉、对市场的判断……”

第一次做“监制”，段奕宏

对自己竟敢踏出演员的舒

适圈也很好奇，“但是我有

创作的欲望和表达的义

务。”

9月9日，段奕宏首次

担当监制并担任男主角的

网剧《双探》在腾讯视频播

出。这天开始，“他”将暂时

地远离文明，闯进一片蛮

荒。

■聊《双探》

放弃“烧脑”发现生命

本身意义

记者：我们如何理解

《双探》这个片名？

段奕宏：任何一部片

子在起名字的过程中都会

有一番波折。就我个人而

言，我更喜欢“双塔”这个

名字，而且片子故事发生

地也虚构在“双塔”这个地

方，但没想到，我们一查还

真有双塔这个城市。我们

怕有人对号入座，于是打

消了这个念头。

我们在拍摄前和拍摄

过程中都没有给本片起名

字，因为我们发现一部作

品的质量、是否耐看、人物

的活跃与否都需要一个长

时间的探索，经历完之后

可能会想出一个名字。结

果最后选了“双探”，我个

人觉得好像有些民国气质,

但是大家都觉得不错，包

括平台。

“双探”中这个“探”字

本身的含义也不太一样。

作为警察的李慧炎，他“探

索”的缘起是一桩绑架案，

大鹏塑造的周游其实是在

找寻自己，也在“探索”父

亲过去的故事。这部片子

是一部由“探寻”开始的故

事。

记者：《双探》这个名

字很有一种“二元对立”的

感觉，包括片子的海报也

是“黑白”两色构成，本片

要给观众传达怎样的“善

恶”“是非”“黑白”观？

段奕宏：在“善恶”上

面，肯定是要划分清楚的，

但在人性层面，它又不能

简单、粗暴地去认识。所谓

简单，就是说老段这次又

塑造了一位民警，我接触

过不少警察，他们都是真

实的人，经历的都是真实

的案件，但是为什么出现

在作品当中，这些人和事

会容易被拍“假”？这是对

我们创作者提出来的一个

很迫切的问题。

同质化的作品确实不

少，创作者通过作品去探

讨不同的可能性确实费

劲，本片中的李慧炎又是

一名刑警，我感兴趣的是，

刑警是他的职业，是他的

精神力量和信仰。我所思

考的是，这种信仰在不同

时间和空间里，还能那么

“坚硬”吗？这是我所感兴

趣的，我想放大它，扩大

它。

“双塔”这种冰天雪地

的环境，对于李慧炎来说

是头一遭。在零下几十摄

氏度的情况下，他的信仰

能坚持多久，什么力量支

撑着他？他自己都想不到

自己会最后坚持下来——

这就是人性。这是我想讲

《双塔》这个故事所“探寻”

的。

我们曾经想去寻求一

种烧脑情节，寻找那种不

断反转的故事讲法，确实

有点捉襟见肘。当我们在

故事情节上一味地追求这

些时，就会忘掉了支撑它

的那种东西。这种平衡和

我们想去“够”的那种东西

总是达不到一种分寸感，

结果倒是把我们擅长去发

现生命本身意义这种能力

给淡化了。

于是我们就毅然决然

地放弃了那种寻找“烧脑”

的做法，而重新再找一种

方向，即我们《双探》最终

想要表达的那种意义。

■探边界

流量面前的平衡与痛

苦

记者：当放弃“烧脑”

和“悬疑”的时候，是否也

意味着放弃流量了呢？

段奕宏：观众的审美

对于创作者来说是一把

“双刃剑”。我们当然需要

了解当下观众的审美需

求，但是一味地妥协、迎

合，我们自己是否能承受

得起。

我不是要强调我们以

前是一个做电影的团队。

但是，做电影的一个团队，

或者说一个比较有文艺气

质的团队，做一部网剧，有

它的局限性，容易孤芳自

赏。但是网剧不是这样的，

它需要更多的观众去读懂

你想说的故事和要表达的

想法。

一部作品不可能让所

有的观众满意，否则对于

我 们 来 说 ，就 没 有 坚 持

——我们在哪儿？这部作

品现在的呈现，它一定会

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它就

是我们两年前的水准了。

既想挖掘人物自身的情

感，又想探索文明与蛮荒

的界限以及人性的真实，

这种情况下，再去寻找所

谓的故事情节的反转、桥

段的设置，这种平衡确实

很难。

记者：“孤芳自赏”与

“坚持自我”的边界在哪

儿？

段奕宏：创作者都希

望自己的作品最后能够收

获最大的效果。但是这背

后还有一个问题：你是否

考虑过自己作品接受群体

的审美。《双塔》的创作前

期，平台提醒我们，作品里

还是要有一个符合“大数

据”的东西。我不是要去拒

绝大数据，而是说在我们

保持自己风格和表达的情

况下，去更多地吸引观众。

例如有些创作者希望

自己的作品能够让90%的

观 众 喜 欢 ，我 说 我 就 想

70%，另外30%的观众我不

想去迎合。这一点一定要

提前说透了，不要说最后

因为这少了的 30%观众而

感到遗憾。你必须在创作

之前就要舍去一些东西。

记者：这个过程痛苦

吗？

段奕宏：痛苦是在“平

衡”上，但比如说我们就认

定这70%，就不痛苦了。就

怕我们一会儿又想 80%，

一会儿又要达到 90%……

这就痛苦了。

■当监制

保持创作者身份 有

表达的义务

记者：监制与演员，您

更擅长哪个身份？

段奕宏：我更擅长的

是演员。之前，我一直是排

斥“监制”并挣扎于这个

“身份”的。因为在我的内

心，“监制”是需要仰视的，

他是要对一部作品的艺术

水准和价值承担责任的。

其次，他个人要有丰富的

人脉关系，也就是现在所

说的“资源”。再者，他还能

够对当今市场有一个判

断。而我，啥都没有。

记者：什么都没有就

敢当监制啊？

段奕宏：你算把我问

住了——我太自不量力了

吧。走到今天，我一直认为

自己清醒地保持着一种演

员的生活圈，一个创作者

尽量该有的舒适圈。另外，

我也担心外界对我增加的

这个身份的一种质疑。所

以开拍了，我都迟迟没有

答应“监制”这个身份。

从筹备到开拍，我发

现我不用纠结“监制”这个

身份，就保持一个创作者

的身份，只是我的话比以

前说得多了，与人交流得

多了。我把自己放进一个

创作者的团队里面，觉得

我深读了剧本、深挖了这

个人物，感受到了生活的

场景，就有了创作的欲望、

表达的义务——对，表达

的义务。

记者：您之前为什么

要把自己关在演员的舒适

圈里呢？

段奕宏：我不想关心

太多的事儿。因为杂七杂

八的声音会让我的心里有

一种烦躁。这种烦躁其实

就是一种逃避。我还没有

练就那种成熟的心态，即

我看到了什么还能保持一

种心境。

■说人物

追求真实 体验普通

人生活

记者：您这次饰演警

察李慧炎。这个警察形象

与以往的警察有什么不

同，我看他也有很多小缺

点或者小毛病，例如给家

里挖排水沟却赖着人钱？

这个一直没埋上的水沟又

有着怎样的含义呢？

段奕宏：真实，是我和

这部戏所追求的。真实一

定来自于人物和他所生活

的背景、场景、家庭和性格

等。我们所要求和强调的

是一定要有“土壤”的气

息。只有建立这种土壤的

气息，才会对观众有一种

代入感，而观众才会觉得

这个人是我们身边的一个

人。李慧炎就是延续这种

思路去创作的。

例如水沟是有寓意

的。当整个16集结束后，李

慧炎经历了人生的生与

死。最后，这个沟埋与不埋

变得不重要了，人是需要

去经历的，信仰只有经历

一次又一次的洗礼才会更

加的坚硬。

记者：作为人们嘴里

经常会说的“影帝”，你是

如何看待所谓光环的？

段奕宏：光环对于演

员来说重要，它会给演员

带来更多自己想拍的作品

的机会，但光环也会带来

麻烦。迷恋光环，对于创作

者来说，是一个可怕的迹

象。

如果一名演员还有愿

望，还想在艺术之路上不

断地上升，爬坡的阶段可

能是最为重要的。我慢慢

地去适应和享受爬坡的这

个过程。

记者：普通人会不会

跟你天然地产生距离？

段奕宏：这可能是无法

避免的，打破这种距离的

办法是，去做！拍《烈火灼

心》时，我在厦门体验生活

16 天。我专门在过年的时

候去接触他们（警察）。其

中派出所的一位副所长就

不待见我。他是靠业务起

来的，破了好几起大案，眼

睛都不“夹”我。我跟他们

待了三天，发现警察就把

我当作一名演员而已。

我专门找那位不待见

我的民警，在大年初二的

时候，跟他从早上8点多聊

到凌晨4点钟。最后，他把

我从5楼送下来，又送我上

车，这就说明他接受了我。

没过几天，我听他们民警

说，这位副所长在大会上

说，“我没见过一位明星、

演员这么下生活，作为民

警，我们应该看到……”

外面的声音，我们是

无法左右的。但是从毕业

到今天，作为一名演员，你

选择了属于你自己的方式

和方向，那么你就去做，时

间会证明的，作品会证明

的——我们不是说一套做

一套。

（据《北京青年报》）

段奕宏

《双探》


